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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驶入可可西里无人区，铁路护栏内洁白的雪地上忽然出现了一串细小的动物脚印。这是10月中旬的一个冬日，伴随短暂兴奋之后的疲倦，不少乘客 开始打起了瞌睡，很少有人注意到窗外的景观。这串小脚印沿着铁轨向前，在铁轨和护栏之间游走，好像是跌跌撞撞地在护栏内寻找出口。目光跟随它走了几百米之 后，脚印又突然消失了。它本该从为它们预留的野生动物通道跨越铁路，却不幸误入了铁路围栏。

　　“可能是护路工在检修时忘记关上铁路护栏门才误打误撞进来。”一路一直忙于观察铁路沿线的动物研究员夏霖说。她是中国科学院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科 研人员，多年从事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动物研究。她的这次火车旅行看似和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却是长达5年的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生态监测项目的一部分。

　　早在2003年，夏霖和导师杨奇森研究员就参与青藏铁路建设项目的生态预调查，他们设计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条野生动物通道。那一次，可能是我国第 一次在大型工程项目中考虑对野生动物生境的影响。每年的春夏秋冬，她所在的研究小组都要上青藏高原进行实地监测。如今，青藏铁路通车两年多，铁路沿线共修 建2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这一次坐上从拉萨返回北京的火车，她们要对青藏铁路沿线动物的遇见率进行监测。“遇见率”听起来复杂，其实说得简单点，就是坐上火车，观察沿途能看见的动物，记录下它们出现的时间、路段和数量，以此考察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分布状态。

　　“减去1公里。刚才的里程数可能看错了。”夏霖和同伴分别坐在车厢左右两侧的车窗旁，一面注意着观察铁路路基边上的里程表，一面记录着沿途野生 动物。遇见成群的动物，她们就会举起手中的望远镜，仔细清点数目。根据动物出现的时间和里程数就可以大致推断出动物活动的区域。过了那曲，铁路沿线出现了 第一只藏羚羊。“没想到今年出现的路段这么早！ ”

　　一连5个小时，车厢内变得很安静，只有夏霖偶尔报一下里程表数目。

　　“列车在措纳湖车站停车10分钟。措纳湖是青藏高原上一颗美丽的明珠……”随着列车广播旅客们向窗外望去。面对车窗外仿佛触手可及的湛蓝湖水和远处巍峨的雪山，不少乘客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些赶紧拿出相机拍摄。

　　火车启程继续在高原穿行，车窗外不时可以看到野生动物一掠而过。只不过，如果没有人提醒，大部分时间这些动物对于普通乘客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活 动的黑点。甚至，就连天天跑青藏线的列车员们也弄不清藏原羚和藏羚羊的区别。“这一路上野驴经常都能看见。你看，那不就是藏羚羊！”聚在餐车里休息的列车 员们，随手指指窗外，这些小动物在他们眼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青藏线上的客车虽然也是T字头，不过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在繁殖季节，车窗外有时甚至能够看到藏羚羊交配的场景。如果能在火车上为乘客发放一些沿线野生动物的介绍多好。旅客们学会了观赏野生动物，也自然会唤起保护意识。”夏霖感慨道。

　　火车驶入唐古拉山这一段时，已经是中午了。地面上的积雪反射着高原阳光，明晃晃地让人睁不开眼睛，稍微注视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涩难受。研究人员 戴上墨镜，举起望远镜，继续在雪地上搜寻。过了唐古拉山口，天色忽然暗下来，车外风雪交加。观测人员举着望远镜努力辨识窗外黑点的身份，眼睛很快就酸痛不 已。高原的天色直到8点才完全暗下来，这段时间里，她们依然在抓紧时间做最后一段路线的监测。

　　对于人类来讲，生存条件过于恶劣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可能是野生动物们最后的乐土。

　　求生之路
　　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生动物中，受青藏铁路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冬季生活在三江源保护区的藏羚羊。“大约有3000到4000只，”研究人员估计，“前往可可西里的，这些年每年大约有1500到2100只，返回时增加到2300 到2900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曾多次对青藏公路沿线的野生动物进行详细的调查。他们发现：藏羚羊在青藏高原的分布，并不像100多年 前那样连续，而是孤立分布在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青海三江源保护区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等4个区域。每年夏天是藏羚羊的繁殖季节，几乎半数的雌性藏羚羊都 会迁徙到可可西里腹地产仔。大约1个月以后，再带着幼仔返回原地。至今也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藏羚羊需要经过这样漫长的迁徙才完成一次繁衍。

　　藏羚羊是十分敏感的动物，有时地面上的一个水坑或者一个土堆，都有可能让他们绕道而行。昆仑山以南，由于必须建筑在永久冻土层上，路基比平常的 铁路高出许多。这些高耸的路基阻挡了藏羚羊的视线，给它们漫长的迁徙之路又平添了困难。因为迁徙路线相对固定，青藏铁路在特定位置设计了几种通道。如果不 事先介绍，坐上火车也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些高高架起的铁路桥，原来就是留给动物们的“生命桥”。建成之初，这些为方便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对于一向生活在这 里的动物来说，可能更像是陌生的庞然大物。两年之后，它们是否适应了为它们设计的通道呢？

　　2008年初，一张藏羚羊通过五北大桥——可可西里野生动物通道的照片引起了《自然》杂志的注意。因为摄影师对图像进行了处理，引发了国外媒体 对青藏高原藏羚羊保护状况的质疑。2008年4月17日，英国《自然》杂志刊出了研究青藏铁路的生态影响这一课题最权威的中国学者杨奇森和夏霖的来信，他 们认为，照片虽然为了追求艺术效果而造假，但是多年的监测结果证实，藏羚羊迁移时已逐步适应利用野生动物通道穿越铁路。连续实地的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时间 的推移，选择动物通道的藏羚羊越来越多。以2006年为例，研究组共观测到2952只藏羚羊回迁，其中98.17%的藏羚羊从野生动物通道中穿过。

　　五道梁和楚玛尔河之间的20公里，是藏羚羊迁徙的必经之路。研究小组进行野外监测的地点就设在公路里程K29 97～2998铁路施工遗留的工程指挥部，一座由蓝色活动板房建成的小院落。这里是观测藏羚羊迁徙的最佳位置，一侧正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通道五北大桥，另 一侧则毗邻藏羚羊频繁跨越公路的地段。每年夏季，研究人员都要在这里日夜守候。

　　根据研究人员的观测结果，通车两年之后，藏羚羊已经可以轻车熟路地向五北大桥(可可西里野生动物通道)行进。 “以往几年中，藏羚羊群有时还会迷茫地在刚建成的铁路路基下往复徘徊，寻找出口。从去年开始，羊群已经开始逐步适应改变的环境并调整了迁移的路线。”夏霖说。

　　科学家们曾经记录下这样的“适应”画面：羊群在头羊的带领下集聚在桥下。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头羊开始警戒，站在桥墩下向铁路对侧眺望。桥下的 阴影似乎为它们带来某种困扰，头羊在阴影前伫足不前。也许是因为藏羚终生生活在视野开阔的地带，而高原上也没有高大的植物，阴影对它们而言显得有些陌生 吧。不过，头羊很快确认阴影没有危险，羊群在桥下仅仅徘徊了20多分钟就开始穿越通道。藏羚羊们奔跑起来，跳过桥下的阴影，一路向前。

公路故事
　　能够顺利通过铁路并不意味着藏羚羊的迁徙是一番坦途。他们的迁徙所面对的是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的双重障碍。

　　从火车车窗向外望去，青藏公路与青藏铁路几乎平行。可能是因为进入了冬季，又刚刚下过雪，公路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而在夏季，青藏公路就会格外繁忙，那时也是藏羚羊的迁徙季节。夏霖等研究人员曾长期在驻地埋伏，耐心等待着藏羚羊的夏季迁徙。

　　夏霖深情地回忆道，因为和平原地区有两三个小时的时差，青藏高原上的日出相对晚一点。可可西里的早晨格外寒冷，楚玛尔河边的草坡上，大部分藏羚 羊依然在熟睡，它们或是侧身或是俯卧，躺倒在坡边一大片。就在挂满白霜的草地上，藏羚羊迎来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在高原上，很多动物醒来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觅 食而是晒太阳，阳光是获取热量最直接快速的来源。

　　日上三竿，坡上的藏羚羊开始活跃起来。几只藏原羚也混杂在藏羚群中。正值换毛季节，成片脱落的红褐色长毛挂在藏羚羊身上，让它们的身材多少显得 有些臃肿。母羚温柔地梳理着幼崽柔软的皮毛。小羊羔在周围追逐嬉戏，母羊寸步不离地在周围警戒。藏羚羊群开始陆续向河边靠近，头羊一步跨进水里，从从容容 地游过了河，接着一群羊扑通扑通接连下水，连初生的小羊羔也颤颤巍巍地被妈妈顶下了河。河水不算深，最深处也不过有一羊高，但对于小羊羔未免有些惊险。母 羊在小羊身后护航，或是轻轻顶着小羊的臀部鼓励着，一只小羊把两只前爪搭在妈妈的臀部，被妈妈驮着过河。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近1 00只羊浩浩荡荡地跨过了楚玛尔河来到青藏公路旁的草坡上。羊群与公路保持着500到1000米的距离。今天依旧是地面监测两个月以来平凡的一天。

　　藏羚羊群边走边吃。不知不觉中，羊群中出现了变化，它们开始聚集，向驻地附近的山坡行进，直到离公路大约三五百米才停住脚步，再次分散，原地休 息。羊群中突然骚动起来，后部的个体开始向前冲，羊群由分散成片变换为一列纵队，蜿蜒排列在青藏公路K2998路边的坡地上。头羊伫立在路边，观望着来往 的车辆，不时显露出跨越公路的强烈愿望——原地踏步，徘徊，焦虑不安。几分钟后，头羊终于按捺不住冲上路基，虽然此时公路空无一车，头羊仍然保持高度警 惕，原地踌躇不前，好像在思考成功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不过几分钟光景已经错过了大好时机，公路上再次响起车轮的轰鸣，头羊失望地回身撤到路基下方。车流不 断，羊群就这样一次次观望又回撤，足足折腾了近半小时，头羊依然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终于，头羊鼓起勇气颤巍巍地走上了有点发烫的柏油路面，路并不宽，几步就到了路中心黄色的隔离线，头羊突然停下脚步，有点犹豫似的看着脚下，仿 佛担心会被黄线绊个跟头似的，一步跳了过去。身后的羊群一个个快速跟进，迅速跑过公路，冲下对面的路基。这时，一辆大货车驶过，队伍又被截成了两段。

　　已经过路的头羊再次返回在路边鼓励和带领着剩余的羊群。路面上羊妈妈温柔地轻顶小羊羔的臀部，无声地催促着。一只母羊突然发现自己的小羊没追上 来，勇敢使它忘却了恐惧，无视繁忙的车流，义无返顾地从近在咫尺的车轮前原路返回，耐心寻找自己心爱的宝贝。群羊几乎全部通过了公路，母羊目送着远去的同 伴，爱子心切的母羊依然选择了艰难的寻子之路。她孤独的身影在路边徘徊，眼里流露出彷徨与无助。又有几群羊陆续跨越公路和铁路，公路边的羊群稀少起来。傍 晚时分，没有成功跨越公路的羊群撤退到距离公路较远的坡地过夜。

　　夏霖说，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些藏羚羊一直无法跨越青藏公路，而离开羊群对食草动物来讲，被捕食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增加。

　　未来难卜
　　青藏公路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西藏的生命线，承担80%的进藏物资运输任务，特别是近年川藏和新藏公路受路况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无法保持全年 畅通，新疆、四川的很多进藏车辆都绕行青藏公路，使车流量剧增。“在我们监测藏羚羊迁徙的时段，公路上平均每分钟超过1辆，午后最高峰每分钟可达3辆以 上。”夏霖说。

　　承担着90％以上进出藏物资运输的青藏公路，经过三次大整改，路况不断改善，目前达到国家二级油路通车水平。然而，路好走了，交通事故却层出不 穷。近年被誉为“青藏生命线”的青藏公路拉萨至格尔木千余公里路段却成为交通事故多发地段，尤其是气候条件恶劣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附近，人们甚至称其为“ 死亡线”。因为青藏公路随地势起伏修筑，在一些下坡路段，司机很难注意到路面上出现的野生动物。而且青藏公路上80%的车都超速行驶，有些时速高达 180～200迈，即使看到了野生动物也来不及停车了。在拉萨至格尔木千余公里长的路段上，目前只有零星的警示路标，而且大部分已破损不堪，护栏也极少 见。至于应急车道、减速带、停车带则全都没有。

　　适应了野生动物通道之后，青藏公路上的滚滚车流变成了藏羚羊迁徙路途上更大的威胁。跨越公路的难度远远大于寻找铁路沿线的野生动物通道入口。“ 在我们的监测季节，公路上差不多会发生3到5起撞死野生动物的车祸。一年中，因为车祸死去的野驴可能有20多头。”夏霖说。2007年8月，新疆司机在保 护区撞死国家珍稀的普氏野马的肇事案件才让人们开始关注地方公路对于野生动物的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组(WWF)在若尔盖湿地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共计调查了190条样线，完全覆盖围绕若尔盖保护区的3条公路：国道 213线、省道209线、县道唐热线。调查人员被公路上大量死亡的野生动物所震惊：只要停下车，公路上到处可见被轧得不成形的两栖动物。在死亡密度最高的 省道209线一条样线路上，100米范围内，竟然记录到被车轧碾得只剩皮的高原林蛙56只。据统计，仅项目组调查的3条公路上，一场雨后就有5414只两 栖类动物被轧死或撞死，同时也有其他野生动物死亡。调查人员认为，除两栖类外的野生动物，虽然不会像两栖类大量成群穿行公路，但由于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也 相对较少，由交通造成的死亡对该物种的种群数量危害也很大。

　　明年，青藏公路将再次整修，将二级公路提升为一级公路，那时藏羚羊想要顺利通过没有野生动物通道的青藏公路，将会难上加难。“国家和公众对铁路 工程一般比较关注，其实铁路工程由国家立项，一般审批和设计都比较严格。反倒是各种公路很少有统筹。”这些地级、县级公路修建本身对高原植被土壤的破坏也 很严重。“堆积在路基旁边的土方和混凝土搅拌站损伤的植被，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恢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说。

　　10月28日，国家即将投入巨资修建兰州到成都铁路工程的消息一经公布，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条从成都出发、约435公里的新建铁 路线路将经过大熊猫等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中铁二院环评院的副院长汪新建表示，本着环境保护总体目标，即“沿线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不受影响，景观资源和 景观不受破坏，江河水源不受污染，生态环境得以恢复”的原则，成兰铁路将建成又一条“生态型”环保铁路。青藏铁路的经验会不会给这条新的绿色铁路带来启 发？

　　目前青藏铁路只承担客运任务，一旦开始频繁的货运业务，对野生动物及周边生态的影响则需要继续跟踪监测。“暂时看来有影响但是并不致命。但不论 是铁路还是公路，对生态的影响并不能马上得出定论。还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持续监测。”当问及青藏铁路对生态的影响时，几位研究人员不约而同地回答。
所针对的环境问题 ：藏羚羊保护
社会影响力描述：
影响力： 
1、文章当日成为新浪社会新闻频道首页要闻，并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
2、网络以“藏羚羊 公路”为关键字搜索，该文章排行首位； 

* 影响力支持与证明资料：

http://news.163.com/08/1203/10/4S7TT0K500011SM9.html  网易新闻中心转载
